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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新闻就是电视里的时政

报道或正在发生的社会热点。在新媒体时代，人人

都可以是时代的记录者，新闻早已不再局限于宏大

叙事。它或许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观察，一段鲜

活的生活记录。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再偏远的地区

都不再闭塞，屏幕弹窗一亮，便联通了世界。

新闻事件只提供了毛坯，如何把这些毛坯转化

为文学作品呢？这让我想到两个喜欢盆景的乡镇同

事。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平时

忙于乡镇琐碎的事务，业余喝喝小酒，打打小牌。直

到我知道他们痴迷盆景，都有自己的小盆景园时，才

陡然惊觉：原来他们在世俗的外表下，藏着有趣的灵

魂。他们聊盆景时，与平时的样子判若两人：脸上有

光，眼里有神，浑身散发灵性的光辉。我心里除了惊

叹，还会生出遇到知己的喜悦。我甚至觉得，他们的

双面生活，就是把新闻转化为文学的范例。平凡琐

碎的世俗生活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原生态素

材，当灵魂附体到盆景之上，他们的生命状态开始延

伸，抵达精神层面的追求。寻到“生桩”时的惊喜，

“读桩”时的成就感，裁剪失败时的沮丧，“盘扎”没有

达到预期时的遗憾，创作出好盆景时的雀跃……这

些真切的生命体验，与我在生活中打捞文学的种子

没什么两样。

“读桩”是盆景制作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与文学

创作中的虚构非常相似。所谓“读桩”，就是对从山

上采挖回来的“生桩”仔细研判，读懂它的形，读懂它

的神，读懂它的韵，读懂它蕴藏的无限可能，方能成

就一盆好作品。文学创作同样需要“读桩”，把搜集

来的素材，反复揣摩，认真审视，挖掘出内在隐藏的

潜能，才能生成动人的文学表达。

乡土小说是我创作的重点。我所关注的新闻，

更多的是乡村见闻。微信、抖音等平台上，都活跃着

农民的身影。我观察生活的场域，也由现实的田间

地头、街头小巷延伸到了方寸之间的手机屏幕上。

我发现，村民微信群是观察农民生存状态与精神面

貌的绝佳窗口，一些平常不便言说、不敢言说的话，

却能在群聊中说出来。这些热腾腾的生活场景，是

我小说创作中一株株珍贵的“生桩”。

我的短篇小说《一弯新月》，就来自村民微信群

里的一场风波。一个醉酒村民不知什么原因，在群

里大骂村支书。村支书始终沉默。他的两个兄弟跳

出来与这个村民隔空对骂，污言秽语瞬间刷屏。群

里有人煽风点火，有人好言规劝……争执不断升级，

很快就发展成全村围观的事件。当然这场微信群风

波，只是呈现了冲突的起因和结果。小说却不能停

留在这些表层，而要深挖事件背后的心理波澜，才能

抵达艺术的真实。

帕慕克说：“讲述自己的故事如同别人的故事，

讲述别人的故事如同自己的故事，文学创作就是这

样一种能力。”小说创作，既是与别人对话，也是与自

己对话。我们在书写自己心底的悲喜时，是否能叩

开他人的心门？能否完成从新闻到文学的转换，写

作者对书写对象的熟悉与共情是关键。

一些网络热点事件，从故事层面看，完全具备小

说改编的潜质，我却无法动笔。原因是我不熟悉当

事人的生活，很难做到感同身受，无法给人物填充血

肉，也拿捏不好转化的尺度，留给小说创作腾挪的余

地有限，我无法建立独属于自己的叙述视角，构建超

越新闻现实的“小说现实”。当然，这不代表完整的

公共新闻绝对不能转化为文学作品，这只是属于我

个人的创作边界。

而我对熟悉的乡村题材，就从容多了。我经常

在生活中捕捉一些微光，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是

一个眼神，有时候是一个表情……一个村民跟我讲

他多灾多难的母亲：“别人的娘在清水里，俺的娘在

浑水里；别人的娘在浑水里，俺的娘在泥里。”这些生

动鲜活的讲述，是创作力和想象力的源头活水。闪

亮的细节，往往深藏于被忽略的生活细微之处。

乡野传闻也是一种民间新闻。它习惯于给人

物贴上标签。而文学的任务，就是撕下标签，看见

标签之下活生生的人。我的短篇小说《长在屋子

里的树》就来源于乡村流传的一桩伦理丑闻。在

村民的闲言碎语中，这个人被演绎成脸谱化的坏

人。但一个意外的瞬间，让我挣脱了新闻式的简

单善恶判断。

我与几个村民聊天时，天气突变，雷声大作，其

他人都神色如常，唯独这个“坏人”显露惊恐之色。

这个转瞬即逝的表情深深触动了我，成为埋在我心

里的小说的种子。我慢慢养着它。半年后，它终于

破土发芽：道德是困住人的笼子，欲望是屋里疯长的

树，而人性的悲悯，则是照进幽暗角落里的一束光。

我大胆裁剪，将这个人改成一个有乡土情怀的退休

干部，他办事有能力，对乡亲们有感情，受人尊重，但

也犯了道德过错，背负丑闻。同时，我还虚构了一个

仰慕他的乡村女性，写她听到丑闻后的内心震荡，写

她在厌恶与失望之间的反复拉扯。小说结尾处，百

感交集的她心生悲悯，向他递上了一杯热茶。这种

人性的多面与混沌，是新闻难以承载的，却恰恰是文

学要抵达的本真。

写作于我，是想要为时代留下一点印记。乡村

里那些鲜活的人与事，在时代的浪潮里短暂一闪，随

后便被信息洪流淹没。而我能做的，就是真实记录

这片土地的呼吸与心跳，将朴素的“新闻生桩”孕育

成独特的“文学风景”，让那些普通凡俗的生命挣脱

现实的桎梏，变得饱满而轻盈，带着草木的芬芳飞向

更为辽阔的精神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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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新闻和小说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说说新闻与文学的不同

之处。作家梁衡在《我的阅读与写作》一书里说：“在本质上，新闻是

信息，文学是艺术”“在功能上，新闻是传播信息，满足人们对信息的

需求；文学是提供审美，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在选材上，新闻以事

为主……文学以人为主，虽然也有事，但是以人领事。有人无事不成

新闻，有事无人不成文学”。

当下，一边是信息洪流日夜奔涌与短视频、浅阅读的碎片纷飞，

一边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对文学生态的影响与重构。写作者浸泡

在海量信息与“远比小说精彩”的现实里，是视而不见、继续编织茧

房，还是纵身一跃、潜浮披沙拣金？小说如何从社会新闻受到启发、

汲取营养，如何处理社会性题材并进行虚构转化，如何更好地关注与

介入时代现实？我想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辨析。

一是真实性。作为一种实用文体，新闻内容必须真实、准确，不

能有任何“合理想象”和“想当然”的成分。真实就是其生命和灵魂。

而小说是通过对生活的提炼、想象和赋形来关注个体人心，表达一种

情感和精神上的真实。如果说新闻是报道已有的现实和生活的“实

然”，小说就是重建新的现实和呈现生活的“应然”“可然”。我在跟作

者沟通稿件的过程中，有时会听到对方说“这就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

呀”，这是把生活真实直接等同于艺术真实。对于小说家而言，新闻

只是创作的一个动机、缘起和触发点。新闻进入小说的过程，是一个

对原来的事件不断进行修改、创造和重新确立的过程。而这个过程

所依据的原则就是人物性格以及事件本身的逻辑。比如《安娜·卡列

尼娜》来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然而托尔斯泰的想法在写作过程中慢

慢变形。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原本想让她成为一个道德警示，可

发现自己越来越同情她，甚至敬佩她的勇气。这样的情感转变与“人

物自主”的现象，正是因为新闻一旦进入小说家笔下被描述，就会重

新形成一种新的不可推翻的内部逻辑，推着小说家往前走。

二是确定性。尽管现代社会越来越呈现出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液态社会”的特

征——流动性、临时性和不确定性，但是新闻的职责仍是千方百计去寻找那些确凿的事

实和确切的答案。新闻对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的报道，是铁板钉钉、确定无疑的，没有

中间地带。而小说关心的是现实的缝隙、生活的细节、复杂的人心，是社会生活中那些

变动不居、模棱两可、可以生发文学审美的东西。记者的本能是挖掘真相，语言需要准

确干净；小说家的本能是捕捉模糊，并进行丰富而形象的艺术呈现。新闻是对“已知”的

确切报道，小说的魅力恰恰在于对“未知”和“不确定性”的无尽探索和主体想象。一些

不成熟的写作者经常从某种社会现象或某个主题概念出发来构思小说，就是没有认识

到越是重大的主题或社会现实，可能越不适合写成小说。因为它有明确的答案，更适合

写成新闻纪实或报告文学。越是没有明确答案或者用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越适合写

成小说。就像韩少功所言，“想不明白的写成小说，想得明白的写成散文”。

三是公共性。新闻提供大众所关心的准确信息和热点话题。其公共性体现在坚守

公共利益、对公众普遍无差别的服务，源于对公众的精准把脉与客观真实的力量。如

《广西日报》的报道《王的猜想》之所以在线上线下引发现象级的热度，就在于其以简约

形象的标题和真实扎实的内容，既回应了大众关切、引发强烈共鸣，又把住了时代脉搏

并直击人心。而小说关注个体的人和人的个性，把新闻的公共性转化为文学的个人性，

再由个体到普遍、具象到抽象，实现文学的公共性和主体性。或如詹姆斯·伍德《最接近

生活的事物》里所说，“小说来自历史的缺陷。小说想要拯救那些历史从未能记录下来

的私密时刻，甚至是家庭自身也可能没有记录下的私密时刻”，并且是以虚构的方式“保

护有意义的真相”。

四是时效性。新闻强调要以最快的速度告知公众关心的事情，所以有“抢新闻”

的说法。而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反映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小说家的消化、反刍与艺

术创造，具有后发优势和持久的感染力。在信息快速更迭的注意力经济时代，新闻及

时追踪热点话题却容易被覆盖，信息如潮水般涌来让公众应接不暇。当新闻变成旧

闻，他们关注的热情会快速消退，真相本身很快被遗忘或弃之不顾。而小说对时代的

表现、对人心的影响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小说既反映时代，更有对

时代的穿透和超越。

作家利用获得的相关材料信息，一种是把新闻作为小说构思的一个背景或有机部

分进行虚构创造。如王秀梅的中篇小说《屋顶上的爱默生》塑造了老闲这样一个衣衫褴

褛却满腹经纶的人物形象，其原型就来自2019年爆红网络的上海“拾荒者哲学家”。但

是老闲只是小说中的人物之一，他与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人物——自闭症儿童的母亲，形

成奇异的反差与镜像。他们都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而深陷困境的人，哲学为密不透

风的现实生活打开了一条缝。另一种是延展深化新闻材料，使其变成作家的行动力。

新闻成为作家深入接触广阔社会的一个媒介和契机，让他们有意识地去体验别样的生

活和人群。比如曹军庆的《会见日》，就是在听说青少年吸毒会导致整个家庭返贫的新

闻后，深入强制戒毒所实地采访，不但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戒毒者及其家属的生活群像，

还将故事带往更为广阔的生活境地。

所以，从新闻到小说的道路，是把客观事件纳入写作者主体创造的过程，是小说家

通过借鉴新闻素材，构建现实之外的另一重现实与心灵世界，也是从客观到心灵、从真

实到想象、从理性到感性的道路。有些作家直接把新闻或段子放进小说，成为新闻串烧

或段子集锦，大大削弱了小说的文学性与原创力。不是现实远比小说精彩，而是作家的

虚构想象能力不能在信息的包围和现实的逼迫中偃旗息鼓、坍塌萎缩，而应迎难而上、

顺势而为，把新闻素材作为激发灵感、深入生活、加强体验的锚点和行动，用强大的主体

性和创造力，将冷冰冰的新闻报道变成有血有肉、有温度有力量的形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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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接收““新闻电波新闻电波””的天线的天线
□冷 火

我刚加入作协的时候，有幸听过一堂《当代小

说》原主编刘照如老师的写作课。在互动环节，学员

提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写作者该如何寻找创

作灵感？刘老师说：“写作者要自带一根天线，来自

动接收生活中与自己共振的波段。”刘老师的比喻非

常精妙，点明了写作者要保持足够的敏锐，不仅能在

日常生活中发现特殊的人和事，还要善于用不同的

视角观察生活，用不同的身份感受生活，从而接收那

些藏在宏大与幽微之中的“电波”。

作为写作者，我们惯于留意和收集身边的所见

所闻，此外也常在海量信息中汲取写作灵感。新闻

无疑是取材的富矿。一些社会事件本身便自带戏剧

张力，为写作者们提供了鲜活的故事和时代细节。

善于在新闻事件中寻找创作灵感的著名作家有很

多。他们精于采访，视野开阔，不满足于讲述事件始

末，而是将文学性融于事件本身，打破了虚构与非虚

构的边界，创作出不少举世瞩目的佳作。

真实和虚构如同硬币的正反面。小说取材于新

闻或者借用新闻“外壳”便自带了现实质感，极易产

生代入感和共情。多年前我曾在《时代文学》发表过

一篇形式独特的小说《三角形》，讲述了打工者夜入

包工头家讨薪的故事。叙述者“我”是个痴迷于“三

角形稳定性”的打工者，惯用“三角形思考法”衡量事

态发展。在小说里，我将“三角形”这个几何概念作

为叙事和哲思的核心骨架，贯穿于人物的行动逻辑、

心理活动乃至命运走向。我之所以写这篇小说，源

于那段时间看过的几篇新闻报道，此外还有罗杰·彭

罗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报道中频繁出现的“彭

罗斯三角”。于是，那根藏在我身体里的“天线”便将

收到的“新闻电波”进行组合，生成了一篇折射社会

现象并带有黑色幽默的小说。从新闻到小说包含着

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转化。将新闻的真实性与小说的

虚构艺术进行融合，正是将带有客观事实的公共议

题转化为个体命运的过程。

小说取材于新闻，除了要坚守底线与红线外，还

涉及写作者的创造性。要把写作者的善意和真诚融

入文本，借新闻的外壳写人性之核，写普通个体在时

代变迁中的命运。近两年，我读过一些改编自新闻

和历史事件的小说，感触最深的是韩国作家金琸桓

的长篇小说《潜入谎言之海》。该作以“世越号沉船

事件”为基底，书写了集体创伤下的哀恸与抗争。《潜

入谎言之海》一书之所以引发读者强烈共鸣，在于它

保留了新闻事件的现实内核，并在小说里巧妙地进

行文学转化与升华。全书没有采用当事人真实姓

名，甚至连“世越号”的船名都未曾出现。这部作品

将我带到了沉船现场，也带到了那些承受怆痛、为真

相发声的个体身边。可以说，这部作品通过写作者

的创造性转化，抵达了新闻难以触及的精神真实。

从新闻事件取材，如何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对不同作家来说，必然存在着不同的方式。金琸桓

在“作者的话”中说，下笔之前曾听到潜水员金冠

灴（主角原型）在录音室讲故事，如果不是被潜水

员的声音激发出创作灵感，便不会有该书问世。我

想，这或许就是以潜水员“请愿书”作为小说主线

的缘由。那一刻，作家的“灵感天线”与潜水员的

声音产生了共振。

我从新闻和历史事件取材的另一篇小说是《火

环》。我自幼生活在岱庙西邻的青年路上，早年间读

过大量关于岱庙的史料与传说。开始文学创作后，

我总想把岱庙历史写进小说，但苦于没有找到好的

“进入”方式，因此迟迟未能动笔。2023年夏天，“最

泰安”全媒体报道了岱庙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

相关信息。后来，泰安文旅发布了“婚庆”主题的旅

游新闻，将岱庙“连理柏”作为爱情的象征向大众推

介。一时间，来岱庙欣赏汉柏和壁画的游客数量激

增。我故地重游，在喧闹的人群中深思，依稀感到天

贶殿壁画和连理柏似乎可以作为打开小说的两扇大

门。更多的“灵感信号”不断被我接收，百年前的那

场大火将散落的因果与情感汇聚，逐渐连成一轮明

亮的火环，进入我的笔下世界。

写作没有捷径，唯有心怀真诚、勤奋刻苦。在日

常生活与信息洪流中收集灵感的本能会在创作中不

断增强，而那些奇妙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也会伴随着

执着与热爱，自然而然地溢出笔尖，回落到我们的心

灵深处。

万松浦文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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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今日媒介巨变的环境中，小说作

者面对新闻，要处理的除了“生活真实”与

“艺术真实”的古典命题外，还有信息过载

下的认知过载、“后真相时代”的媒介症候、

算法推荐下的渠道之变等新的不确定问

题。这对如何将新闻素材转化为小说提出

了新的挑战。实际上，从结构、人物、主题、

精神向度，甚至语言修辞方面出发，新闻事

件完成文学虚构的转化，无一不关涉文学

创作中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创造力。

新闻与小说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新闻

如何有效进入小说？技术迭代之下文学写

作该如何保持对现实的敏锐回应力？文学

写作又该如何以独特的创造性去转化新闻

素材？三位来自文学一线的编辑、小说作

者，结合他们的编辑、写作经验，给出了自

己的答案。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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